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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 虫
□韩开春

红河建起大桥后，摆渡的船只便歇业了，而随着红河两岸
公路的通达，运输的船只也渐渐消失。只有红河老大和他的渡
船，还停靠在红河边。

他在等儿子。
他儿子是个很好的水手，本来是要接替他驾船摆渡的，可

现在人们不乘船了，儿子也不用接替老爸了。学校老师说，让
孩子来上学吧，学好文化知识，将来可以做大事。

儿子却不愿上学，他现在就想做大事了。那大事是一个在
他心里酝酿多年的梦，他要沿红河上寻源头，下溯河尾，去追
寻一条河的出生，长大，最终去了哪里。

过去跟着爸摆渡离不开，现在不摆渡了，这个小小少年，
就要实现他的梦想了。

红河老大一听，非常高兴，说，好呀好呀，儿子，要不要我
陪你去？

儿子干脆地说：不要！
儿子去了，划了一条小船逆流而上，这是这个男孩13岁的

第一次远行，一去就是半年。他是走路回来的。
爸问他，找到红河源头了吗？
儿子困惑地告诉他，越往上游走，河谷越深，滩越险，弯越

大，河越窄，他弃了船，顺着山追到滇西，只见许多溪流沟汊，
都是小小的水，红河，没了。

爸大笑，说，儿子，那些小水，就是红河源啊，一条河，是一
路上千万条山涧小溪汇聚才长成大河的呀。

儿子又出发了，这回是顺流而下，依然划了
一条小船，他要去看看红河究竟能长到多大……

半年后，他回来了，是坐了汽车从河口上来
的，兴奋得脸蛋红扑扑的。

他告诉爸，越往下走，河道越宽，水流也平
缓，沿岸无数个古老的渡口和码头，很冷清，好多
船被遗弃在岸边，船上长出了酸角树和攀枝花。
他的小船一直划到了河口，大桥那边，就是越南，
他坐了小火车，沿红河一直去到越南的海防，看
到了北部湾，看到了红河哗哗扑进南海，变成了
一片汪洋。

爸就笑，说，天底下的河都要长大，然后都要
变成大海！

儿子就纳闷，问爸，天底下有多少河呢？
红河老大年轻时也闯荡过不少地方，就告诉

他，一条河，有许多岔河，岔河还有更小的岔岔
河，河子河孙那是数也数不清的，比如吧，这地儿
除了红河，还有藤条江、李仙江、南盘江，都很长
很宽，南盘江还绕到广西、广东，流进东海，人们
叫它珠江。再比如吧，云南西北有金沙江、澜沧
江、怒江，都是天下闻名的大河，它们又会有多少
岔河支流？老话说，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长，天下
有多少山，天下就会有多少河……

爸的话令这少年两眼闪闪发光，跃跃欲试。
他又一次离开了家。一年后，他风尘仆仆回

来了，说去了金沙江，那河越走越长，越走越宽，
两岸慢慢就没有山，全是平原，大得没了边……

后来他又去了澜沧江，循着这条河从唐古拉山脉出发，经
过了高黎贡山的林莽，穿越了佤山的云海，流过了西双版纳的
橄榄坝，然后变成了湄公河，河的一边是老挝，一边是缅甸，前
面是泰国的佛塔，是柬埔寨的水灯，是越南南部港湾的槟榔
树……

他还去了怒江，那条大江在高黎贡山和碧落雪山之间，峡
谷深处是狭长的天，狭长的江，人们挂在溜索上，在江上飞来
飞去。

他告诉爸，怒江出了云南就叫萨尔温江，穿过缅甸流进安
达曼海……

这个孩子对河的兴致越来越浓，对河的知识越来越丰富，
他告诉爸爸，他要去追看天下所有的河。

这可是一个比天还大的理想，把所有人都震撼了，要知
道，红河南岸的河有多少条，云南的河有多少条，中国的河，亚
洲的河，整个地球上的河，又该有多少条？

学校老师找来了地图，告诉他说，这些蓝色的线，都是河，
云南就有伊洛瓦底江、澜沧江、怒江、金沙江、元江、珠江六大
水系，大大小小 600 多条河，要都去追着看，得走到猴年马月
了。还有中国的河呢，黄河长江，广州的珠江，湖南的湘江，东
北的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新疆的塔里木河，西藏的雅鲁
藏布江……还有世界上的河呢，印度的恒河，俄罗斯的顿河、
伏尔加河，非洲的尼罗河，欧洲的多瑙河、莱茵河、塞纳河，美

国的密西西比河，南美洲的亚马逊河……大地上的河流比蜘
蛛网还密，人得走几辈子才有尽头？

本以为听了老师的话，这孩子会死了追河的心，停下追河
的脚步，哪知这一来他更坐不住了，因为他突然觉得人的生命
实在是太短太短，地球实在是太大太大，河流实在是太多太
多，要想走完天底下那么多河，一个人的时间就显得非常非常
紧迫。

红河老大就说，再长的河，也有尽头，既然儿子喜欢，就走
去，走到哪算哪，如果他不是年纪大出不了远门，他也会去。

少年就越来越频繁地出发，一次比一次走得更远，一次比
一次间隔的时间更长。

每当儿子要出发，红河老大就高兴，就比儿子还兴奋，忙
不迭地张罗准备，送走儿子后，就很耐心地在红河边等着。

每当儿子回来，红河老大就像过节一样，喜气洋洋邀约寨
里的男人们都来喝酒，听儿子讲旅途中那些奇奇怪怪的事，开
心地大声说话，大声笑。

人问他，你不担心吗？他还是个孩子，说不定会迷路啊，遇
到危险啊，想家啊，生病啊，要是走死了呢……

红河老大就说，他不小了，我这么大时，都要养家了。再
说，沿着河去，沿着河来，怎么会迷路呢。再说了，红河水泡大
的孩子，结实着呢，怎么会生病？死？笑话，我儿子有那么多河
要走，怎么能死？记着了，一个人心里装着大事，就不会轻易
死。想家？那更是小孩子话，孩子终是要长大，家怎么装得住他
呢……

儿子不在家，有人就邀约红河老大到外地打工去，他诧异
地说，我为什么要去？

人就说，人闲下来，会死得很快。
他说，我不闲，我很忙！
他每天要忙三件事：刷漆、喝酒、等儿子。
他不停地给红渡船刷漆，从船头到船尾，从船尾到船头，

每一根枝干，每一寸船板，都漆得崭新锃亮，照得见人影树影。
不刷漆了，就任渡船在红河上漂着，他坐在船头，一碗酒，

一把果子或几颗炒豆，自斟自酌，眼睛，就望过了千山万
水……

有雾的日子

由于山太高，云太厚，我居住的小城元阳一年四季就有很
多有雾的日子。

那雾是多种多样的，有在梯田间飘荡的薄雾，有在树林里
萦绕的晓雾，有冬天凝滞的冷雾，春天多彩的花雾，有下雨时
腾起的水雾，深夜里漫开的夜雾，还有从山岭上滚滚而下的雾
瀑，从峡谷间喷涌而出的雾泉，从云缝里漫天扯开的雾幔……

与雾的亲近从早晨就开始了。
雾早早就堵在屋外，一打开门窗，它们就迫不及待挤进家

来，在地上、桌上、窗台上、天花板上恣意流淌。
走出门外，亦是一片迷蒙，天有亮色，却难辨阴晴，门前台

阶下尽是雾，看上去深不可测，一脚踏下，就扑进了一个雾的
世界。

那雾几成雨，浓得能抓到悬浮的雾珠。雾雨霏霏，看不见

路，却感觉到路的潮意。越往前走，雾越浓，不多会，头发上便
结出一层细小的水珠，满脸全是雾的唇印，衣裤鞋袜，也洇开
一层潮潮的雾水。

街上白雾茫茫，房屋街巷隐隐绰绰，有早起的行人，在雾
中一团模糊，看不清面影。

最有趣的是上学的孩子们。小城就一条通街，小学校在
街尾，而从街头开始，就不断有孩子出门，浓雾中，小门的吱呀
和小孩的呢喃此起彼伏，一个个小人影都朝长街汇聚，毛茸茸
的，像一只只小兔子，雾的绒毛里，隐约露着一张张喷红的小
脸，雾里辨不清谁是谁，只有低低的笑和悄悄的话，小脚板踩
在湿漉漉的青石板街上，啪嗒啪嗒，穿街而过……

马儿也起得早。走着走着，雾里传来了细碎的马蹄声，一
群黑马白马红马杂花马，裹着浓雾，像童话里仙女变出来的仙
马，轻飘飘地从雾的城堡里拱出来，一见人就站住了，赶马人
也是迷蒙的身影，压着嗓子的吆喝声，被雾滤过，像与家人说
话一样温和。雾涌过来，人和马，便悄然隐匿，没了踪影。

天亮得极慢，街边有人点了灯，燃了火炉，火烟融进雾里，
就有肉汤和豆浆的香气散开来，每一团热气和雾气中，都坐着
吃早点的人。

不知不觉身边只有雾了，人在雾中游走，飘飘若入仙境，
雾中呈现出正在苏醒的山野，隐隐听到了鸡鸣狗吠，循声望
去，便看到海市蜃楼般的山寨，雾霭遮掩的梯田，山上朦胧的
树，地上朦胧的草，草间朦胧的花……

近处有小畦的地，点点嫩绿被雾笼罩着，如一张张水印的
绿绒画卷，蒙蒙舒展开去，于是那雾便有了颜色，却是淡淡的
绿，淡淡的紫，淡淡的红，淡淡的蓝……

天愈亮开，站在雾影袅袅的田埂上，满眼里依然是雾，白
净如一汪汪奶液，在梯田、山寨、树林水渠间流动。枝头缠绕
的雾絮，叶尖凝结的雾珠，在晓风中变得轻俏柔媚，从树缝间
已能看见深长的山峡，葱茏的山林和弯弯的山路。

很突然地雾就散了，天上一片灿烂，被云雾洗过的太阳，
红苹果样托在山巅，裹一身云裳霞帔，分外好看。

地上也分外好看。
山极清极爽，层次分明，城也极清极爽，每一片瓦每一面

墙都水润过一样洁净。
阳光下，到处花花绿绿，那是人们晾晒的衣物被褥。小城

雾大潮湿，衣物和被褥总是有一层水气，所以，只要雾一散，家
家的妈妈们就要把所有的衣物被褥抱出来晾晒，露台上，屋檐
下，院子里，到处扯起绳子，支着竹竿，晒得满满当当，就连树
干上，花枝上，也是五颜六色，衣服床单旗子样地飘扬。

厚厚的棉絮毛毯就直接摊开在草坪上，灌木丛上或搭在
树桠上，中午的太阳可以把它们晒得像馒头一样鼓起来。晚
上睡觉时，就有一大股太阳味。

吃的东西也要搬出来晒一晒，红的大米，白的面粉，黄的
玉米，黑的荞子，各种干果干菜，黑豆红豆，盛在大大小小的簸
箕里，五彩缤纷，在阳光下格外耀眼。

在太阳下晒着的还有栗炭和柴火。
雾大，家里的地上总是潮乎乎的，为了吸潮，那床下、柜子

桌子下都铺了一层栗炭。栗炭是山里人背来的，烧得很好，一
根根还是树的形状，却油黑发亮，敲起来会发出金属般的“当
当”声。吸过潮气的栗炭也被搬出来晒，晒过的栗炭十分耐
烧，红红地能燃一天到晚。

柴火也要晒。潮湿的柴火烟大难燃，晒一晒就容易劈开，
烧起来火就很旺，会发出欢快的呼呼声。

这时候最可爱的就是人了。
踏着晨光走去，见到的尽是微笑的脸，因了雾的润泽，雾

的洗涤，雾的亲吻，每个人都变得目光清静，神态祥和，轻轻的
一声问候，透出浓浓的亲昵，那一整天，满心里都充溢着一片
温情，感悟着世间有雾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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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河的少年追河的少年（（外一篇外一篇））

□湘 女

卖盐的

我是在门前小汪塘那儿发现它们的。
初夏时节的一个清晨，我带个小玻璃瓶去门

前的小汪塘边捉蝌蚪。前一天傍晚天擦黑的时
候，我跟妈妈去汪塘边抬水，发现了它们。多可爱
的小家伙们啊，圆圆的大脑袋，细长的尾巴，全身
上下黑糊糊的，没有一点杂色，就像我们课本上
的小逗号一不小心跌进了水里，立刻就泡大了好
多倍。我想把它们带回家去，听说青蛙蛤蟆就是
它们变成的，我想看它们怎么变。可妈妈不让我
捉，说天快黑了，赶紧抬水回家，并警告我不许一
个人来水边，我知道她是怕我掉进水里，如果凑
巧没有人发现，那么她有可能就没有儿子了。可
是小蝌蚪圆圆的脑袋一直在我脑袋里晃来晃去，
晃得我一夜没睡好觉，天一亮，我看妈妈扛着把
锄头下地了，也跟着溜下床来，拾起个玻璃瓶，直
奔小汪塘而去，我把妈妈的警告扔到了脑后。

汪塘前面有片草地，太阳从东边刚刚露出它
的半个脑袋，每片草叶上就有了它的半边脸。有
几只尖尖脑袋的青的灰的蚂蚱在沾满露水的草
丛里跳来跳去，跟它们一起跳跃舞蹈的还有几只
也是青的灰的还拖着尾巴的小指头般的小青蛙，
它们起床了，小蝌蚪肯定也醒了。果然，在靠近岸
边的地方，有一窝黑色的小可爱在快乐地游来游
去。我把手伸进它们中间，轻轻往上一抬，明明好
几只都在我手里，等我手掌离开水面却只剩下一
只了。等到我好不容易捞上来第 6 条的时候，再
也够不着它们了，这群小蝌蚪大约意识到了危
险，四散而去，游向汪塘深处去了。我不甘心，蹲
在塘边，我在等，等它们重新回到水边。

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看见了它们：光滑如镜
的水面上，几只高腿踉脚的褐色小虫子在走来走
去。说它们在走其实有些不太恰当，我甚至看不
到它们的脚在动，就见它们一会在东一会在西
了，有点像在水面滑行。起初我以为它们是大蚊
子，可仔细观察了一下感觉不是，它们的个头比
蚊子要大许多，虽然有蚊子一样细细长长的腿，
但是却更挺直，身体也是直的，看上去有点像一
节小竹枝，或者一根枯树枝，只是很细很细，也没
有蚊子肚子那么大，更重要的是它没有蚊子那样
的翅膀。我惊诧于这样的一只小虫子能在水面上
行走自如，定定地在水边看了好久，并没有发现
它们的脚有什么特别之处，甚至没有像鸭子那样
宽宽的蹼，而且它们的脚并不是浸在水里，纯粹
是站在水面之上。我对它们产生了兴趣，想把它
们的其中一只弄上来看看，无奈离我太远，它们
仿佛知道我居心不良，只在水塘中间游弋，我只
好把带它们回家的心思暂时折叠起来。在水塘边
定定看了它们好一会之后，拎着我那个装了6只
小蝌蚪的玻璃瓶回家了。

发现它们会跳是在后来。那以后的日子，我
天天都去水边看它们，看它们在水面上滑来滑
去，像个冰坛高手。终于到了水暖和得可以下去
的那一天了，我和几个小伙伴密谋捉它几只上

来，好好看看它到底怎么就有那样的本事，可以
这样在水面上行走。当几个脱得赤条条的小子下
到水里之后，才发现这种小虫子实在是比想象中
还要敏捷得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不要说捉，
就连靠近它都很难。经过几次失败之后，我们明
白这样空手逮它实在是痴心妄想，得想个法儿。
好在水塘不大、不深，我们回家后取来面盆，一字
儿排开，从汪塘的东面下水，把它们往西面赶，西
面是一片开阔地，其他几面都是芦苇。等到它们
终于无路可走的时候，一起用盆把水往岸上戽，希
望用这个办法让它们束手就擒。但我们的如意算
盘还是打错了，就在我们很有把握捉住它们的当
儿，它们居然从水面上跃起来，从我们头顶飞过，
落在我们身后，好在我们还有收获，终于还是有几
只被我们戽到了岸上，可还没等我们爬上岸来，它
们一连几跳又跃入了水中。有一次，终于被我们捉
住一只，才发现它并没什么特别之处，四条腿因为
过于纤细，落到我们手中的时候还断了一条。我们
终于没有弄明白它为什么能有那样的本事。

我们都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问过大人，大
人告诉我们它叫卖盐的，至于怎么会叫这样一个
奇怪的名字，没有人能说得清，大人们说，他们也
不知道，老辈人就是这么说的。

即便到了现在，我还是弄不清那样纤细柔弱
的一种小生命怎么就有这样奇怪的一个名字，莫
非它们也会做生意？如果它们真卖盐，那么它们
把盐卖给谁？它们把盐又藏在哪儿呢？

直到那天看央视的科技之光，意外地发现了
我所熟悉的“卖盐的”叫“池黾”，还有个比较形象
的名字叫“水马”。

山水牛

我现在知道它有个学名，叫“天牛”，早先只
知道它叫“山水牛”。

老家那边没有水牛，只有黄牛，我对于水牛
这种动物的最初想象，就是来自这种昆虫。既然
它叫“山水牛”，我想真正的水牛该也跟它差不
多。我不是说的个头，我是说的长相，我当然知道
真正的水牛不会像它那样有一对翅膀，虽然我那
个时候从未见过水牛，但是我知道长了翅膀的牛
只会在民间故事中有，现实中是不会存在的。我
想真正的水牛该是跟这种小虫子一样有着细细
长长的牛角的。直到很多年后，我离开那个地方，
见到了真正的水牛，才知道那么多年来，我一直
误会了水牛，如果说山水牛这种小虫子还有什么

部位真像真正的水牛的话，不是它那对细细长长
的触角，倒是它那对坚硬的牙齿，把这对牙齿扳
下来，反过来安在它的头上，那才像是真正的水
牛头。

我们当然不会把它的牙齿扳下来安在头上，
我们只会把它的这对大牙剪下来扔掉，不然，被
它咬住可不是好玩的，那是会连皮带肉撕下一小
块的，虽然不至于有太大的伤害，但是它这对利
器既然连树皮都能咬动，让小孩子们流点血还是
不费吹灰之力的。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山水牛的那对长长的触
角是专为捉它玩的孩子们而生的，这对触角就像
用一节节小竹节串起来的，既灵巧活泼，又坚硬
非常，我们只需捏住它的这对触角，用力一扯，就
可以把它从树上拉下来，而不用担心会把它的触
角拉断。拉住它的触角抓它的好处是，它的那对
坚硬的牙齿够不着我们的手。

我们把剪掉大门牙的山水牛放在手上爬，顺
便也把它那对翅鞘下的薄翼剪去，这样它就只好
乖乖地成了我们的俘虏，既飞不了又反抗不了，
虽然心里会有不甘，但也不会有别的办法，我们
也知道这样对它有点胜之不武，但从某些方面考
虑，比如安全，也就心安理得了。我喜欢它在手上
爬行的感觉，它的步足前端有一对小钩子，用以
钩住树皮往上爬，但在手上却一点不扎人，倒是
足部后边的那一段，柔柔的，爬在手上痒痒的，有
一种说不出的舒服。

更多的时候，我们会在它的颈部用根线系
上，只要你不是故意把线勒在它的颈甲和头部或
者翅膀的交界处，无论你系得有多紧，线是勒不
死它的，它的颈甲很厚很坚硬，两边还有两个尖
突，尖利异常，你要是不小心，是会被它扎出血珠
来的。山水牛走起路来会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
这可不是从它的嘴里发出的，而是从它颈部发出
的，你注意观察就能看到，它走起路来头是一点
一点的。

系上线的山水牛有时就被孩子们牵着走，有
时候得让它拉点东西，不然就会辜负了它“牛”的
美名。对付耙地虫，我们用个小草棒就可以，这样
对待山水牛可不行，那样做山水牛会觉得我们瞧
不起它，对它是一种侮辱，我们会用秫秸和篾片
给它做个巴掌大小的车子，让它拉着走，这样拉
着车子走，山水牛可能会有一种自豪感，自然地，
走起路来就会不自觉地器宇轩昂起来，甚至有些
趾高气扬，这可从它吱嘎吱嘎一边行走一边点头
看出来，边走边唱歌边还摇头晃脑，它的心里应

该是快乐的。
我们知道山水牛的家在哪儿，因此虽然它有

翅膀，捉起它来却不是很难，我们知道在外婆家
门前汪塘边的荆条上可以找到翅鞘上带有圆形
白色斑点的黑色山水牛，知道在自家门前的那棵
老柳树上有一种比荆条上的稍小一点的纯黑山
水牛，更知道家旁的桑树上生长着一种通体灰黄
的个头最大的山水牛，这种穿着土黄衣服的山水
牛是我们的最爱。我们最不喜欢的是一种紫红颜
色的山水牛，要是不小心捉了它，手上就会沾上
一股很难闻的气味，即使去汪塘边挖很多烂泥洗
手，那种气味还是会让你几天吃饭都想作呕。

萤火虫

自己提着灯笼到处乱走的虫子，大约只有萤
火虫一种了。

烈日炎炎的盛夏，白天热得人喘不过气来，
就连那看门的老狗都大张着嘴，伸着长舌头，趴
在树阴下呼哧呼哧直喘气。月上柳梢头的辰光，
才是乡下人最惬意的时候，你看吧，晚饭过后，全
村的老老少少，不要人招呼，就不约而同地涌向
了场院、桥头、溪边，这里地势空旷，凉风习习，实
在是纳凉的最好去处。

大人们摇着蒲扇，一边啪嗒啪嗒拍打着时时
来袭的蚊子，一边有一句没一句地谈论着庄稼地
里的收成，说着陈芝麻烂谷子的陈年往事，有时
也讲一些从老辈人那里听来的妖狐鬼怪的故事。
这些对孩子们已经没有了什么吸引力，这些故事
早就在冬天的夜晚听得耳朵里都磨出了老茧。吸
引孩子们的是黄瓜架旁、豆角架下那唧唧乱叫的
叫蝈蝈，是提着一盏时亮时灭的小灯笼在场院里
四处游走的萤火虫。“它们在干什么呢？”孩子们
问大人，大人回答：它们在给舅舅照路呢。老家有

句歇后语，叫“外甥打灯笼——照旧（舅）”，萤火
虫提着灯笼，当然是照它的舅舅。可它的舅舅是
谁呢？在哪儿？按理说，萤火虫的舅舅当然也应该
是萤火虫，既然自己本身就是萤火虫自己就该有
小灯笼，那为什么还要作为外甥的萤火虫打着灯
笼照路呢？这样的问题大人们是回答不出来的。

孩子们围着场院满地跑，追逐着提着灯笼的
萤火虫，一会儿工夫，他们自己也就成了萤火虫，
提上了小灯笼，每个人手里的玻璃瓶中，都装着
一二十只萤火虫，一闪一闪地发着冷光，就像童
话世界里的水晶瓶。大人们不让孩子在晚上玩
火，比如你没事就不能一个人在那儿划火柴玩，
火柴是要花钱才能买来的，更主要的，是你晚上
玩火夜里就有可能尿床。我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
什么科学依据，老辈人代代相传的就是这个规
矩。火你不能玩，捉萤火虫却没人干涉你，只要你
不跑到水边去就行。我不知道同样都有光亮，为
什么玩火会尿床而玩萤火虫却不会。

学校里的老师教育我们要好好学习，给我们
讲故事，讲“囊萤夜读”的故事，说古时候有个叫
车胤的人很喜欢读书，学习特别用功，但是家里
很穷，买不起灯油，他就白天去捉萤火虫，装在纱
袋里，晚上用萤火虫照明读书。“真是个用功的人
啊！”我们在课堂上都这样附和老师。可一下了
课，就把鼻子一嗤老远：用什么功啊？白天有那时
间去捉萤火虫，为什么不去读书呢？这个车胤啊，
也是个会做表面文章的家伙，他这样做，无非就
是给别人看，想让人家夸他两句罢了。

在我上学的路旁，有一片坟地，长满了荒草。
有时我下晚自习回家一个人走，经过这里，地里
有一闪一闪的荧光，还有唧唧的虫叫，心就会一
下子抽紧，脑子里会突然冒出“鬼火”这样的字
眼来，大人们给我们讲的会吸人脑髓的蛇精的
故事也会不合时宜地突然清晰，那蛇精就是有
着这样一双绿绿的一闪一闪的眼睛的。我大气
都不敢出一声，不由得就加快了脚步，又不敢
跑，生怕因为响声太大惊动了它们追过来，等
到终于一脚踏进大门才长长地呼出一口气，才
发现，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身上的那件汗衫已经
让汗水给湿透了，整个的人，就像被人刚刚从水
里捞上来一样。

后来我才知道，那片荒草丛中的一闪一闪的
荧光也是萤火虫发出来的，是母的，没有翅膀不
会飞，它一闪一闪发着光，是吸引公萤火虫来交
配，繁衍后代，雄虫看到雌虫发出的信号，兴高采
烈地飞过去，可是它这样冒冒失失地飞过去是要
付出代价的，交尾过后，雄虫往往也就走到了生
命的尽头，成了雌虫的美餐，作了她繁衍后代的
营养。

《红楼梦》里也提到萤火虫，大观园里有人用
“萤”打一字，众人猜了半日，宝琴问：“不知可是
花草的‘花’字？”众人不服：“萤与花何干？”黛玉
笑道：“妙得很！萤可不是草化的。”曹老先生用这
个来说明“腐草化萤”，也确实有趣。

（《虫虫》，韩开春著，黄山书社2010年5月
出版）

■书 摘


